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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影视符号中，“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元素，对其本质属性的解释，有助于叙述影视故事中人物的内在关

系，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明的精神。本文试图运用皮尔斯的“比喻推理”的逻辑分析方法

解释“龙”作为视觉符号的本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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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到九龙壁上的游龙，人们

对龙的想象发挥到极致，龙变成了天上飞、地上跑、水

中游的无所不能的神灵，集中了兽类、羽类和鳞类等

自然界动物的典型特征。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没

有解释龙，后来宋朝人罗愿的《尔雅翼》，才对龙的形

象作了描述：“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

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1］《本草纲目·

翼》也描绘了龙的形象：“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

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虎。”［2］上

述对龙的形象描述虽然有出入，但是都有一个共同

点，龙是一件想象之物，不是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国

人希望超越自然限制，把超越时空的愿望，用龙的形

象表现出来。

《说文解字》解释“龙”：“从肉，飞之形。”从古至

今，人们不断地追问，龙是什么？解释各种各样，五花

八门，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中国古代皇帝把自己称为

“真龙天子”，新政权建立后，都要“改正朔、易服色”，

表示革故鼎新，与前朝划清界限。《史记·历书》：“王者

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

厥意。”［3］每位皇帝在位期间被称为“真龙”，集军政外

交大权于一身。国家的边界就是皇帝统治的边界，在

位时间就是皇帝发号施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对皇

帝来说，就是“真龙”的符号标志。时空存在是天地自

然赋予一个生命体的本质存在，谁拥有时间主宰权，

谁就拥有“龙”符号的权利。

一、乾卦作为内时间的符号

相对于自然客观时间符号来看，《易经》乾卦所展

现的时间符号，是内时间的主观时间符号。自然时间

符号以太阳光为观察媒介，所有与阳光移动有关的时

间变化，称为“外时间”符号。乾卦所展现的时间变化

是人类社会的时间，与“语言之光”有关，与人类交流

所达成的契约有关，属于人的主观“内时间”。

乾卦分别用“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

和“上九”等爻辞解释内时间的运行。乾卦的卦辞

“元、亨、利、贞”，意思是说每个时间段都有开始、发

展、高潮和结束等阶段。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在乾卦的六爻中，出现五处以“龙”为关键词的爻

辞：“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和

“群龙无首”。“潜龙”意味着时间的初期，“亢龙”意味

着时间的后期。从“潜龙”到“亢龙”，乾卦共有六爻，

大致描绘人生的六个阶段。孔子在《乾卦·彖》中讲到

“时乘六龙以御天”，即遵循和掌控时间的每个环节，

沿着“元、亨、利、贞”的时间过程，掌控自己的人生。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普遍把

“龙”作为本民族的“图腾”。对“龙”的尊重，就是对时

间的尊重。民间有“舞龙灯”“划龙舟”等习俗，表达民

众要掌控“龙”的强烈愿望，要掌控时间，而不是被时

间所掌控。中国人最讲究“遵时守位”，《孟子·万章》

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是掌控时间的“圣人”，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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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守位”的典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

主席的诗词也感叹孔子对时间的认识。

二、借用皮尔斯“比喻推理”的理论分

析“龙”符号的真相

龙的形象来自客观时间的成果，而内时间却塑造

了龙的灵魂。为了使解释具有科学性，我们运用皮尔

斯的“比喻推理”的逻辑分析方法，解释“龙作为掌控

时间的符号”这一重大现实命题。

皮尔斯的比喻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两种不同

类型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至少都

共享某些特征。”［4］229也就是说，这两类事物在某些关

键特性上是相同的，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同一类事物，

在具体推理实践中，被认为是一种试推过程。“公认一

种事物M，具有某些还不太明了的一般谓项 P1、P2、
P3。而事物 S也被认为同样具有这些谓项。因此，S
是属于M类的。”［4］229比喻推理在皮尔斯这里是演绎、

归纳和试推三种主要推理的某种组合形式。主要目

的是为了探究事实真相。“假如有足够多的心灵，进行

了足够多的尝试，并拥有足够的时间，那么探究通常

就会发现正确的假设。”［4］235

皮尔斯认为，“逻辑演绎是必然推理的一个形

式”，“从广义上说，必然推理包含图表研究。图表是

一种像似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表中各个要素

之间的关系与其对象是同构的”［4］218；“总的来说，这种

概括了必然推理的过程也恰好可用来阐明符号过程：

一个对象（假设）再现于一个符号（图表）之中，而该符

号又决定着它的某种解释（其解释项），也即它最终会

体现其图表的推论”［4］220。在演绎推理的过程中，对图

像、图表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因为图像反映着

事物对象的核心特征，用图像表达对象，直观简洁，一

目了然。进一步解释图像，重新站在新的语境中探讨

事物对象的本质属性。皮尔斯关于图表符号的演绎

推理的理论，为我们研究《易经》中“龙”的符号意义，

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空间。

乾卦的符号对象是天，实际上指的是“时间”。意

思是说，乾卦是时间的符号。乾卦用三横图像表示

天、地、人三类时间过程。天道时间以地球自转和公

转为基本计算单位，表现为年、月、日、时、分、秒。地

道时间以作物生长为标志，表现为春种、夏长、秋收、

冬藏等现象。人道时间以人的一生为计算单位，包括

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过程。天、地、人三类

时间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不可逆性。时间

永远向前，不能后退返回。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

也论述了时间的这种特性。“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

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5］他抓住了“现在”这

个关键点，用于区分过去和将来。过去是过去的现

在，现在不断地走向过去，将来不断地走向现在。时

间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如果要分割，只有确定当

下现在的存在。乾卦用“—”图像表达时间的这种特

性：不间断性、直线性和不可逆性，直观明了，容易理

解。同样的，坤卦用两个断横“--”表示空间，说明空

间具有可进入性的特点。只要有空间的地方，光就可

以进入。坤卦的卦象表示天、地、人三类空间。天道

空间指的是地平面以上的所有部分；地道空间指的是

地平面以下的所有部分，而人道空间指的是主体之间

的空间。主体空间有明显的界限，包括国界、地界和

心理界限等，如果超越界限，就有可能发生争斗，战争

等。在《易经》中，乾坤不分离，时间和空间是统一

体。但西方传统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相分离，从亚里

士多德到牛顿持续一千多年，绝对时空观一直把持西

方科学界。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才结束这个

局面。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写道：“亚里士多德和牛

顿都相信绝对时间……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完全分离

并且独立的。这就是当时大部分人当作常识的观

点。”［6］17“相对论终结了绝对时间的观念！”［4］21在时间

问题上，《易经》的认识一步到位，没有走弯路，从一开

始就认为时空是统一体，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

乾卦用“元、亨、利、贞”讲述时间的内部过程。

元，一元复始，表示一个事件的开始；亨，亨通，表示事

件在迅速发展；利，利益，表示事件进入到高潮期，将

有所收获；贞，忠贞、坚持。“元、亨、利、贞”属于内时间

过程，它区别于外时间过程。外时间以“年月日”为计

算单位，而内时间以事件为单位，有“开始、发展、高

潮、衰落”四个环节。外时间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

观意志为转移；内时间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从开始到

结束，都与当事人的修养密切相关，当事人的思想、态

度和价值观都将影响内时间的进程。在婚姻事件中，

当事人的忠诚、信任、理解和坚守等行为，直接影响着

婚姻事件的运行。

乾卦的六爻辞说明内时间的法则。爻辞中出现

“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和“亢龙有悔”四

条龙。龙是什么？龙在这里是内时间符号。“潜龙”表

示事件开始；“见龙在田”表示事件发展；“飞龙在天”

表示事件高潮；“亢龙有悔”表示事件衰落。“龙”贯穿

着事件始终，显现内时间“元亨利贞”的规律。乾卦在

“上九”以后为什么又特别安排“用九，见群龙无首，

吉”呢？《乾卦·文言》解释道：“乾元‘用九’，天下治

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孔子赋予“用九”崇高

地位，认为“群龙无首”是天下大治的最高法则，但没

有解释“群龙无首”是什么。朱熹编纂的《周易本义》

这样解释“群龙无首，吉”：“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

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7］

朱熹从“用九”的位置说明，如果占卜到“用九”是吉祥

的，也没有解释“群龙无首”的意思。南怀瑾在其著作

《易经杂说》中，对“群龙无首”的解释让人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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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见群龙无首，不从那里开始，永远没有开始，也

永远没有一个结束，既不上台，当然也不会下台。用

九最高明，用九者不被九所用。”［8］南怀瑾的意思是

说，“无首”就是内时间还没有开始，他告诫人们，对于

即将开始的事件，都要问一问，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去

做，如果做了将有什么后果。“群龙”就是有若干条内

时间，“无首”就是这些内时间还没有开始。我们知

道，人生要经历很多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有开始和结

束，每个事情的内时间过程就是一条龙。有些事情必

须开启，有些事情不能开启。在事情开始以前，都要

扪心自问：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吗？

在对待如何开启内时间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态

度：正念、妄念和无念。正念是指人生必须开启的事

件，比如婚姻、事业、教育子女和赡养父母。妄念是指

超出自己权力界限的想法，包括黄赌毒、贪污受贿、违

法乱纪、卖主求荣等。妄念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它折

磨肉体和灵魂，甚至丧失生命。无念是熄灭所有执

念，归入寂寥无为的状态。如果心底无事，悠然南山，

采菊桑下，就是“大吉”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

去已多时”是人生的一种修养境界。不随便开启事件

时间，不成为他人时间的奴隶，“群龙无首”是大吉大

利的。

内时间概念来自胡塞尔的现象学。李幼蒸翻译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在书中附录写道：“主观

时间性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是现象学中有关意识、体验、客体、显现、意向性关

系、现象学构成作用诸研究领域的基础，并集中体现

了现象学所包含的直觉主义倾向。……内时间性实

际上是一切内部经验的基本结构。……胡塞尔说一

切主、客观时间现象均产生于‘现在-持存-预存’三时

相结构中，现在时相以过去的持存时相和未来的预存

时相为其边缘域。”［9］572-574《易经》的内时间结构与胡塞

尔的内时间结构的表现形态不同，各有侧重点，但结

构是一样的，都有“开始”“发展”“高潮”“衰落”四个环

节。胡塞尔的内时间结构以现在时相为基点，区分过

去时相和未来时相，《易经》对内时间的分析要比胡塞

尔的分析要更加详细、具体和全面。它用六十四卦模

拟人类社会的各种经验现象，对每一种经验都建立了

内时间结构模型。在具体分析时，同样以现在作为时

间节点，用占卜的方式预测未来。如果说胡塞尔关于

内时间结构理论的受众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易

经》的受众则是一般老百姓。前者从哲学角度分析未

来，后者抱着“玩”的态度占卜未来。

三、结论

只有“慎始”，才能有效地掌控时间，做时间的主

人，不做时间的奴隶。中华民族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

符号，说明中华民族是时间的民族，是与时俱进、自强

不息的民族。只有加强自我修养，节制欲望，把有限

的精力放在最有意义的事业上，才是最吉祥的。西方

基督文明在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中，将“dragon”翻译成

“龙”，这是极端错误的。“dragon”和“龙”的意义有天壤

之别，“dragon”和“loong”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

能等而视之，更不能混淆糊涂。我们要通过影视作

品、融媒体等方式向西方人解释“龙”的真正含义，说

清楚中国“龙”是内时间的化身，民间“舞龙灯”“划龙

船”是在叙述中国人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强烈愿

望。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一直延续，没有

中断，这一点最能体现内时间的特点。但当下最重

要，与时俱进最重要，中华民族正在创造人类更加灿

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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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was held from March 22nd to 23rd, 2018, in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over 30 Chinese and British scholars conducted fruitful
discussions.

Key words: trans-lingual and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ernity,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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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Dragon”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 Ching

JI Hong

（Southern Shaanxi Folk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nkang College, Ankang, Shaanxi 725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birth, the visual image of“dragon”has been carrying people’s rich imagination and giving too much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it gradually drowned out its original symbolic appeal, making people form the mysterious impres⁃
sion that“the loong never end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symbols,“dragon’is an important Chinese ele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essen⁃
tial attributes helps to narrate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 and television story characters, to stretch the depth of the story, to broad⁃
en the scope of the story,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a broade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Chinese civiliza⁃
tion. We try to use Pierce’s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of“metaphorical reasoning”to explain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loong”as a visual
symbol.

Key words: dragon; I Ching; internal time; semiotics; Pearce
（责任编辑：雷凯）

主动地参与到公共领域中，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

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他认为这

两者在组织形式、精神特征、知识分子精神、精英文化

品格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并据此认为文学

历史进展中存在着相似的规律和跨文化交流的必然

趋势。

昆明理工大学梁劲芸博士向参会学者介绍了云

南的“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的开展情况和所取得的

成果。她认为这一做法有效地在民间层面开启了当

代艺术跨地域、跨文化交流的现场方式。大部分驻地

艺术家的创作从语言词汇的差异化理解、中西文化整

合、个人艺术观念的社会性诠释以及针对全球化进程

中共同的热点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讨，从多个层

面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当代意义。

在高度赞扬跨语言与跨文化交流实践的社会和

文化影响的同时，学者们同样注意到了跨语言与跨文

化交流存在的障碍和难题。浙江工业大学黄兴球教

授总结了中国与越南之间文化交流存在的若干障碍：

国家主权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障碍；国家利益与文化交

流的障碍；人民需要与国家管制的障碍。他认为这些

障碍的存在将导致中越两国从文化价值到现实利益

的冲突，影响两国关系。这些障碍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越方误读本国历史和文化所致，因而消除这些障碍的

办法只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秉笔直书的

文化工作方法。

在会议的闭幕致辞中，曹青教授代表杜伦大学现

代语言与文化学院向各位参会学者表示感谢，并感谢

了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为主办此

次会议所做的工作。王杰教授认为本次会议展示了

跨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新成果，学者们在思想

碰撞中产生了更多智慧的火花，对于相关领域的学术

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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